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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举行外籍院士颁证仪式
暨学部国际合作工作研讨会

本报讯 7月 7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颁证仪式暨学部国际合作工作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
团执行主席侯建国出席会议，并向 2025年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颁发证书。
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等学部主席团
成员出席会议，副院长何宏平主持会议。

侯建国在致辞中对参会的外籍院士表
示热烈欢迎，向新当选的外籍院士表示热

烈祝贺，感谢他们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培
养青年科技人才、推动联合研究等方面作
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科技交流合作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
创新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
显，迫切需要全球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探
索前沿科学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
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中国科学
院作为国家科研机构，将一如既往地做好

国际科技合作的坚定倡导者、积极参与者
和重要贡献者，与各位外籍院士一道，继续
坚定不移推进跨国界、跨领域深度合作，打
造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开展重大科
技问题联合研究，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
体系，为探索科技前沿、应对全球挑战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研讨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了中国科学
院及学部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新形势下

国家科学院如何更好发挥在国际科技合作、
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青年人才培养、科研
诚信建设、科技伦理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并对加强学部
工作、深化对外交流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来自 17个国家的 33位外籍院士，中国
科学院学部国际合作和外籍院士工作小组
成员出席会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国际
合作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柯讯）

新当选院士集体“追星”：“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

是“思想库”，也是“科学纽带”
———六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国家科学院的时代使命
■本报记者冯丽妃

在当前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局势持续
紧张、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更新的复杂时代，
国家科学院的作用非但没有被弱化，反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它是时代
发展中“无声的力量”，是支撑国家发展的
战略“思想库”，也是连接科学研究、国家决
策与全球科技合作的重要“纽带”。

7月 8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
会在京召开。六位分别来自英国、德国、美国、
巴西、意大利和巴基斯坦的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分享了他
们对国家科学院使命、卓越科学研究的追求
与人才培养、国际科技合作等议题的思考。

回归本源

“国家科学院是现代科学体系中最古
老、最独特的机构之一。其诞生早于研究理
事会、资助机构、科学部门，乃至整个现代
研究管理体系。”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
量子物理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
百年纪念讲席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的阿图尔·埃克特说。

今天，面对强调大规模、任务驱动以及指
标导向的科学时代，埃克特认为，国家科学院
的角色有时被视为一种“礼仪性”的存在。“这
是错误的。国家科学院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
代的作用，而重新发现这一作用，是我们在 21
世纪能够为科学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在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研究所名誉所
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克劳斯·缪伦看来，国
家科学院的首要使命是“坚守并赋能卓越”，而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机制是“遴选出最优秀的
学者”。“只有个人的卓越，才能汇聚成推动社
会进步和学术共同体发展的力量。”他说。

基于这一使命，缪伦表示，国家科学院
兼具科学与政治属性，要为政治决策者提
供专业、客观、精准的科学参考。

在他看来，国家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承
担着积淀知识的职能，也是技术进步的基
础源头。因此，国家科学院的创新不能局限
于对现有技术、材料的渐进式改良，“要以
颠覆性突破为目标”，这是国家科研政策应
当鼓励、国家科学院必须坚守的方向。

以催化合成氨为例，缪伦表示，19世纪末

至 20世纪初，当南美硝酸盐资源即将枯竭之
际，人们普遍担忧若没有肥料，世界将无法养
活当时 10亿人口。“正是催化合成氨这一科学
突破，以及德国哈伯－博施工艺的工业化
改变了一切，使肥料得以供应。”他认为，学术
研究与产业研究应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人工智能正推动全球信息社会加速

向知识社会转型升级。”意大利特伦托大学
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福
斯托·准奇利亚说，“当下的知识传递不再局
限于人与人的直接传递，人工智能已经成为
人与海量知识体系的重要媒介。”这一变革既
带来普惠学习的巨大机遇，也滋生出算法幻
觉、文化单一化等潜在风险。他认为，在这场
颠覆性变革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各国
科学院，应主动担当、率先引领”。

准奇利亚表示，传统按学科划分知识
体系的模式已经落后，为实现人与人工智
能的良性互动，精准对接人的需求，规避算
法偏差或认知误区，亟须构建全新的一体
化知识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科学院
需主动牵头破局，打通理工学科定量研究
与人文社科定性分析之间的壁垒，围绕知
识生成的四个主要方面———共享、教育、研
究、创新，进行“自上而下”统筹布局。

实现卓越

如何让科研永葆卓越？多位受访者表示，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培育科研人才
是国家科学院的永恒职责，国家科学院需着力
构建包容、宽松、可持续的科研人才成长环境。
“国家科学院的时代角色，可通过改写

一句经典格言来诠释：人、思想、金钱。这一
排序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深刻的底层逻
辑。”埃克特说。

在他看来，当下科研管理领域的诸多
乱象根源正是本末倒置———先是金钱，科
研资金优先按照当下的风向、热点进行分配；
再是思想，围绕资金设定的研究主题、战略优
先项或“挑战”展开；最后才四处寻找执行任
务的人，且选拔标准往往依据其撰写资助申
请书的能力，而非原创思考的能力。
“顶尖的国家科学院所作所为恰恰相

反———始终以人为核心，先甄别人才，将人

才培育作为核心投资，优秀人才集聚催生
前沿创新；资金则作为配套支撑顺势落地，
精准赋能优质人才与原创研究。少量资源
亦可撬动重大科研突破。”埃克特说。

埃克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谈到，20 世
纪 90年代初，他在博士毕业后获得了英国
皇家学会的研究奖金，附带一笔约 5000英
镑的年度研究津贴，存入他的个人银行账
户。“每年年底，我写一页报告，说明自己做
了什么，没有人要求提供收据或事先说明
支出类别，也没有人审计我购买的设备。英
国皇家学会决定支持我，纯粹是支持我个
人，而不是项目。”他回忆说。

对比当下的情况，埃克特表示，同等数
额的资金申请则需要项目说明书、风险登记
表、伦理审查、财务监测、中期评估以及冗长
的结题报告。“研究人员的大量时间被各种程
序性事务所消耗，难以聚焦科学研究。由此带
来的高额成本，对那些最具原创潜力的青年
学者冲击最大，而他们正是国家科学院自创
立之初就要倾力扶持的对象。”

埃克特认为，这正是国家科学院无可替
代的作用所在———首先严格选择合适的人，赋
予其超越具体项目的学术认可，并提供适当的
长周期支持，不苛求他们事先预判研究成果。
“倘若‘信任原则’能够真正落地，就能涵养一
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潜心治学的科研风气。”
“科学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年轻一代。支

持科学人才，不只是要识别其中的卓越者，
更要创造人才得以成长的环境。强有力的
教育体系、稳定的科研经费、导师指导、国
际交流以及包容性的科学共同体，都发挥
着关键作用。”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保利斯
塔医学院名誉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的海伦娜·纳德尔说。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国家地质卓越中
心终身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穆
罕默德·卡西姆·简认为，科学的长期实力
取决于职业研究人员的早期成长。他建议
国家科学院提供研究员席位、研究资助、奖
项和结构化的导师项目，扶持青年科研网
络建设，鼓励跨学科合作与国际交流。他特
别提到，“同样重要的是改革评价体系———
重视创造力、原创性以及高风险研究，而非
狭隘地依赖文献衡量指标”。

正和博弈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分国界。气候变
化、传染病疫情、能源安全、水资源短缺、粮食
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都非一国
之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
寻解决之道。”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理查德·N·杰尔指出。

杰尔比喻说：“国际象棋、围棋等竞技
游戏有输赢，一方的胜利必然伴随着另一
方的失利，这就是零和博弈。但科学进步则
全然不同。新的自然定律被破译、新型疫苗
研发落地、新材料成功问世、颠覆性技术实
现突破，都会让每个人从中受益。知识可以
在传播中得到分享，而不会被削减，这是财
富资源所不具备的特征。”他总结道，“科学
发展的本质是正和博弈，每一方都可能成
为赢家。”

深耕科研半个多世纪，杰尔有两个深
刻感悟。其一，最令人振奋的发现往往并不
遵守人为设置的学科边界。自然界本就没
有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或计算机
科学的边界，这些划分存在于机构和教科
书中。打破壁垒，方能催生创新突破。其二，
科学进步不是零和博弈，新定理以及新工
艺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富足。

他援引《论语·颜渊》中的名言“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表示，现代科学与这一中华
传统智慧不谋而合，支配着星辰运转、生命
演化、大气循环的自然规律，具有统一性和
普适性，不分地域、不分国度。

纳德尔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视角补充
道，科学合作应当超越“少数国家负责教
学、其他国家负责学习”的传统观念。“卓有
成效的合作，贵在协同制定研究议程、共同
承担领导责任、公平分配合作收益。”
“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垄断知识的人，

而属于那些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并把知识
转化为全人类福祉的人。”杰尔说。

卡西姆·简在访谈的最后也表达了类
似的期许，“国家科学院是连接知识与行
动、科学与政策、当前需求与未来愿景的桥
梁。其与时俱进的使命，承载着更厚重的全
球责任———守护科学的公信力和伦理底
线，持续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赋能”。

（上接第 3版）
何元智告诉《中国科学报》，她和团队曾

选择一项新型通信技术作为攻关方向，是全
世界公认最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专家都不
看好。但他们扎进创新攻关“深水区”，日复一
日反复推演、积累数据、总结规律，多次深入
一线恶劣环境试验验证，屡败屡战，最终突破
了复杂环境中可靠传输的理论瓶颈。
“支撑我们的，就是那种‘再难也要把

事干成’的信念。”她对《中国科学报》说，坐
“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热使命”。

“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中，最让何元智动
容的是钱学森先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冲破美
国重重阻挠回国、从“零”开始撑起中国航天和
国防科技事业，以及郭永怀先生在牺牲时用身
体护住重要实验数据的壮举。“他们使我对‘两
弹一星’精神有了更加真切、更加厚重的理解，
也引发了我几十年始终坚守的那份家国情感、
强军事业的共鸣。”何元智说。

1986年，叶国安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
业，从事核工业研究，一干就是 40年。

叶国安回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
家经济形势不好，科研任务不饱满，核工业
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后处理专业更
是面临“还要不要继续搞”的严峻考验，不

少人选择了离开。
“但我看到身边那些老同志，一辈子就

这么兢兢业业地干过来了。人家能干，我为
什么不能？”叶国安说，身边老同志的坚守
和核工业精神的熏陶，实实在在地打动了
他、留住了他，后来国家有需要、有任务时，
“那些年打下的基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作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
也经历过“至暗时刻”。

2017年“长五”遥二火箭发射 346秒后
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问题如果不能解
决，将对嫦娥五号、空间站建设等任务产生
重大影响。最终，研制团队历经 908天，累计
进行了 40余次、1.5万余秒关键技术试验，总
计超过 2万余次各种地面试验，采取了 227
项改进措施，终于让长五“王者归来”。
“在那 908天里，团队负重前行，但每当

想起老一辈在比我们困难百倍的条件下照
样干出了惊天伟业，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
退缩。”王珏说，中国航天最可贵的就是从
挫折中奋起、在苦难中铸就辉煌，“这是这
项跨代工程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在参观后感慨，
“两弹一星”科学家们最了不起的是他们不
畏艰难、憋着一股劲，誓要破解难题。

“我们今天许多仍在实验室里默默探索、
尚未取得原创性突破的科研工作者，在这种
劲头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无论是当年的
“两弹一星”事业，还是当今面向未知的原创性
探索，都需要锲而不舍、永不放弃的精神。

成果要用到一线，人就得待在一线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前，朱茂炎刚从纳米比亚北部的野外考察中
返回。
“受中东战火影响，（去程）飞机坐了将

近 30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落地开了 9个
小时的车才到露营地，一路颠簸，连续几十
个小时没怎么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们爬很陡
的山考察剖面，气温 35℃，又热又闷，山坡杂
草下面全是乱石。当时，我感觉脚下踩的全是
空的，几乎晕倒在山上，无法站立。”朱茂炎向
《中国科学报》讲述说，这是他“从事野外工作
从未有过的体验”。
“所幸我身体底子还算好，不然以当地

的医疗条件，如果没撑住可能会有比较大
的风险。”朱茂炎说，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根
本没法与前辈们面对的困境相比，但确实
遇到过“还要不要干”的艰难时刻。然而，

“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
“很庆幸我还是有点儿‘闯’的精神，总

愿意做点儿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遇到前
人没走过的路，也要往前探一探。”朱茂炎
说，“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几乎人人如此：面
对未知，敢想，也勇于克服困难。

克服困难，对“两弹一星”元勋们来说
是家常便饭。

叶国安分享说：“当年搞原子弹研究
时，哪有什么现成的实验室和完备的防护
条件？王方定先生当年就是自己动手搭工
棚，一边建设一边研究。如果等什么都建好
了再动手，原子弹什么时候能搞出来？”

对于一线科研人员来说，科研工作往
往要以 5年、10年为单位持续推进。如何做
到不急功近利、不盯着文章和影响因子看，
是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困境。

对此，叶国安认为，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
最终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为国家和社会作
出了多大贡献，而不是发了多少篇文章。
“文章可以锦上添花，但国家需求才是我

们搞科研的根本出发点。”叶国安说，“我们的
很多项目是为生产一线服务的，成果最终要用
到一线，就要把精力放在离问题最近的地方，
和一线的人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在叶国安看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身
教重于言传。“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年轻
一代看到，真正的科研不是为了发文章、争头
衔，而是为了解决国家真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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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的北京，暑气正
浓，友谊宾馆内一派庄重景
象：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
院士大会如期召开，580 余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奔赴会
场。他们步履匆匆，却在路
过一旁的主题展览时，不自
觉放缓了脚步。

这是“科学人生·百年”
院士风采展。2026年，恰逢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于敏，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谷超豪等 10 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百年诞辰，
该展览撷取箴言语录、科学
故事、影像资料等，鲜活展现
了他们为科学研究无私奉献
的一生。

将一生献给科学

10 块展板、10 位院士
的璀璨人生，绘就了一幅科
学家精神薪火相传的动人
画卷。
“做学问就像下棋，要有

大眼界，只经营一小块地盘，
容易失去大局。”这是谷超豪
通透豁达的治学心得。他参
与整理的《规范场理论的若
干问题》《经典规范场理论研
究》等学术著作不仅构建和
完善了“规范场”理论，也为
中外学术交流搭建起重要桥梁。
“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给予了别人，而自己也不

会减少的，那就是知识。”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辐射物
理和辐射防护专家李德平恪守一生的信条。在我国核
工业的起步阶段，他受命开创辐射防护事业，协助中国
计量科学院建立我国第一个放射性计量实验室，以毕
生心血筑起我国核辐射安全防护的“长城”。
“不管逆境还是顺境，不管屈辱还是荣誉，统统都

化解在学问之中，化解在学术追求之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倾尽一生为植物建档，陆续
发现 28个新属、约 1370个新种，一步步摸清我国植物
“家底”。

这不是一个人的探索，而是一代科研工作者共同
的使命与担当。

在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
核物理学家于敏，研制出我国第一块氟橡胶的有机
化学家蒋锡夔，给“中华根瘤菌”正名的土壤微生物
学家陈文新，深耕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事业的工
程地质学家张宗祜，将桥梁视作“初恋”的岩土力学
与工程学家孙钧……

他们留给后世的，远不只是丰硕的科研成果，更有
绵延不息、浸润人心的精神力量。
“女人当自强，女人当自立！”这是中国科学院院

士、物理学家王业宁的心声。不甘因循守旧、亦步亦趋
的她创造性地提出了“王氏定律”，成为金属物理领域
的重要结论。她时常勉励学生“搞科研就要争分夺秒、
为国争光”，在无数学生的印象中，实验室已然成了他
们第二个“家”。

一方展板，无法写尽老一辈科学家心系家国、潜心
科研、奖掖后学的动人事迹，但他们的科学精神却在一
代代科研工作者身上赓续传承。

触摸科学脉络

展板旁，还陈列着一批“老物件”———来自“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相
关珍贵资料，引得在场院士驻足停留。

手稿、书信、照片、证书、学术著作……这些藏品或
是院士本人捐赠，或是家属、单位提供，还原了老一辈
科研工作者报国育人的峥嵘岁月。

信息技术科学部展区内，几位院士围在同一个展
柜前凝神细看。这里存放着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研
究过程中的字模稿。
“这些是历史的直接见证。”现场许多院士感慨道。

这些珍贵的科学文化资源让科学家精神可感可触，直
抵人心。

在这里展示的，不只是科学技术的成果，还有老一
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精神风骨。
“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

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
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1964 年，我国首颗原子弹
成功爆炸，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陈能宽心神激荡，挥笔写下一首《清平乐》，
并于 1999 年重书词作。这些慷慨词句，至今仍震撼
人心。
“要将建设工作当作文化建设的任务来抓。”这是

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吴良镛就天安门广场建设工作写下建议信里的原
话。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他便参与了天安门广场扩
建工程，无数心血与思考尽数沉淀在天安门广场的一
砖一瓦当中。
“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深厚友情，将会支持和激励

我，在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将来中继续尽一己的微薄之
力，协助创新。”这是 2000年 6月，诺贝尔奖得主李政
道写给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张存浩的信件中的话。文辞恳切，字里行间彰显着老
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Nothing is final”，“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

学森写在论文终稿纸袋上的自勉短句，至今仍激励着
无数科研工作者持续探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勇毅
前行。


